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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子和的药补与食补

张子和搜长汗
、

吐
、

下三法
,

但其在药补与食补

方面
,

亦有独特的见解
,

今略述如下
。

金元时代
, “

潘针壮火
,

炼石烧砒
,

硫姜乌附
,

然

后为补
” ,

医者喜用辛温燥烈以温补
,

张氏应用 药 补

非常该懊小心
, “

必观病人之可补者
,

然后补之
” 。

选

用药补的适应证为
“

形不足者
,

温之以气
,

精不足者
,

补之以味
” , “

劳者温之
,

损者补之
。 ”

他具体地指出
:

“

脉脱下虚
,

无邪无积
,

始可议补
” 。

凡有邪有积者
,

当以攻为补
,

平平常常虚怯者
,

当食养为补
,

惟下元

极虚者
,

方可温补
。

这里
,

张氏提出了
“

以攻为补
” 、 “

食

补
”
和

“

温补
”

三个方面
, “

以攻为补
”

体现了张子 和 的

辨证思想
。

例如
:
临证所见的伤食泻

,

首当消食导滞
,

泻泄可止 , 肺虚痰喘亦当涤痰化饮
,

咳喘自平
。

如前

者过早健脾止泻
,

后者病始补肺定喘
,

势必犯实实之

戒
。

关于
“

温补
” ,

其日
: “

此温乃温存之温也
,

岂以温

为热哉 t ’

在治疗肺肾阴虚时
,

他用加减八物丸
、

四仙

丹
、

当归饮子
、

三才丸等
,

以助肾润肺
,

补养精血
。

在选用药物时
,

重视厚味之品填补下 元
,

如 以
“

佛架

装
,

(紫河车 )为主药的
“

天真丸
”

取其血肉之 品
,

填 实

脏阴
,

补益虚损 , 以何首乌为主的
“

不老丹
”
柔润味厚

、

“

乌觉驻颇
,

明
,

目延年
” 。

均取其
“

药之气味厚 者
,

直

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
。 ”

这些观点既稳妥又恰到好处
。

食补
,

主要用于虚人和病已去而正未复者
,

张氏

在《 千金》 “

安身之本
,

必资于食 , 救疾之速
,

必 凭 于

药
,

的启迪下
,

提出
“

养生当论食补
”

的观点
。

他说
“

精

血不足
,

当补之以食
” ,

又说
“

盖汗
、

下
、

吐
,

以若草

木治病者也
,

补者
,

以谷
、

肉
、

果
、

菜养口体者也
, 。

在邪去正虚的情况下
,

张氏主张
,

尽量少用药物
,

多

用谷肉果菜以补虚复损
,

因为各种药物长此服用
,

亦

能蓄积而为
“

药邪
” ,

损伤人之正气
。

慢性病
,

也不能

浪投峻补
,

如一味纯补
,

必受
“

药邪
”
之害

。

张氏的食

补观点
,

在药石温补之风盛行的金元时代
,

有其特殊

意义
。

张氏不论应用药补或食补
,

总以舒展胃气
,

增食

安谷为目的
。

正如其言
: “

善用药者
,

使病者增 进 五

谷者
,

真得补之道也
” 。

河南省开封市第一中医院 刘学勤

浅谈刘河间的
“

主火论
”

刘氏在
《
素向玄机原病式

》
中阐明了对火的卓 见

。

其更从七个方面形象地对比了水火之自然属性
,

如 主

性质方面
,

言水生于金而复润母燥
,

润下 而 善利 万

物
,

言火生于水而害母形
,

炎上而烈
,

害万物 , 在制

约方面
,

言火上有水制之
,

则为
“

既济
” ,

言水在下
,

不能制火
,

为
“

未济
”

也
。

其结论为水善火恶
,

可以说

这是刘氏
“

主火论
”

的思想基础
。

刘 氏所论病机学说的特点之一是强调火热
。

他认

为六气皆从火化
,

火热是引起多种疾病的重要原因
。

在
《
素问玄机原病式

》
中他归纳的九

一

l一种病症中
,

直

接间接与火热有关的达十分之七八以上
。

甚至即使其

他诸气的疾病
,

也多与火热有内在联系
。

六气为病中
,

热类共三十五条
,

火类增至十九种病症
。

所以因火
、

热两气直接为病者为 54 种
,

占他所论全部病机 的 百

分之六十
。

这足以证明了他立论火热的 观 点
。

在
《
素

问玄机原病式
》
六气为病寒气为病的论述 中

,

分述 了

九个病症
,

详论病机
,

意在分清阴阳寒热
,

分清标本
。

书中所论
,

绝大部分为热的病机
,

其本为热仅其标为

寒
,

再次说明了其寒凉派的观点
。

正如刘完素所谓
“

寒

凉反能生脉
” ,

如凉隔散
、

承气汤之类
,

即热深厥深
,

用寒凉泻热
,

则厥去脉复而恙除
。

刘完素生于宋
·

大观四年
,

当时兵荒马乱
,

民不

聊生
,

民多怒
、

忧
、

思
、

悲
、

恐
、

惊
。

五志化火
,

郁

久生热
,

而致诸疾
。

且战乱期间疫疥流行
,

热病丛生
,

故河间善用凉药
,

此为其主火论的社会因素
。

刘氏强调益肾养阴治疗阴虚火旺之证
,

在治疗热

病时注意养胃阴
,

对热病后期治疗应用滋肾水
、

泻心

火之法
。

这一观点是滋阴为主的理论基础
。

刘氏虽主张火热论观点
,

但是他在临床实践中仍

坚持八纲辨证论泊
。

如他对六气为病
,

热类
“

喘
”

的论

述
: “

… … 病寒则气衰而息微 , 病热则气甚而 息 粗……

故寒则息迟气微
,

病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也
。 ”

他对喘

的辨证很明确
, J

也
.

数气粗者为热为实
,

息迟而微者为

寒为址
。

再如刘完素对六气为病
,

火类
“

暴暗
”
一病云

: `
故

《
经

》
言

,

内夺而厥
,

则为暗川
屯,

以肾虚也
。 ”

说明哈 fltI

(即哈排 )的病因及病机
。

刘氏所著
《
宣明论方

》
中地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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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子即为治疗暗瘫的主方
,

其方药组成
:

熟地黄
,

山

山黄肉
,

附子
,

肉桂
,

巴戟天
,

石解
,

麦冬
,

五味子
,

落漪
,

远志
,

获芬
,

薄荷
,

生姜
,

大枣
。

此方滋养肾

阴
,

沮肾助阳
,

以返真元之火 , 养阴润肺以保水源
,

交通心肾
,

健脾化痰
,

养肝熄风等
。

刘氏辨证准确
,

药用精当
。

河间地黄饮子至今仍是人们喜用的方剂
。

此外
, 《 宜明论方》 所载附子丸

、

白术圣散子
、

双

芝丸等方剂中的药物组成表明河间应用热药也是大 胆

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刘氏虽提倡
`

主 火 论
” ,

但非一派寒

凉
,

我们应当客观评价他的独特见解
,

正确运用和研

究其宝贵的学术经脸
。

河北省保定市守真医院 王敏淑

散加减
,

一 日一剂
,

分多次服
。

服药三剂
,

红肿开始

消退
,

服药六剂
, “

诸症痊愈
” 。

然而
,

青
、

链霉 素 和

鱼石脂一周的内外治疗
,

未必无功
。

如此报道
,

难以

服人
。

安徽省天长县铜城 医院 雍履平

临床报道必须注意

真实性和科学性

当今中医振兴时期
,

许多中医期刊中有较高价值

的临床报道也脱颖而出
,

这不仅有助于经验交流
、

提

高临床实践水平
,

而且为繁荣中医事业也有不可估量

的作用
。

然而临床报道必须注意真实性和科学性
,

就

这方面
,

谈点个人看法
。

判断疗效务必求实
。

如某氏报道
《
鳌甲散治 疗 腆

痛一得 , 一文
,

其中六例腰痛惠者
,

有的病史达数年之

久
,

均经中西两法治疗无效
,

而用鳌甲 40 、 60 克
,

焙

焦研末
,

分 4 次服
,

连服两天
“

病即告愈
’ ,

并随访数

月
`

未再复发
, 。

笔者依法曾治数例
,

并未收到如此
“

奇

效
’ 。

吾以为医学非同文学
,

文学可以夸张或虚构
,

医

学刚不可
。

疗效判断必须留有余地
,

要能经得起重复

脸证
,

这才是科学态度
。

药物主辅佐使乃是其制方法则
。

尝见报道有用某

方治疗某病
,

而主方药味甚少
,

外加药物却充斥全方
。

如《石蕊蒲功搜治痰
》
一文

,

文中举出
《
千金方

》
定志小

丸 (人参
、

获等
、

曹蒲
、

远志 ) 为例
,

以证实曹蒲 治 痰

之功
。

余细观该方
,

曹浦治痰之功并不突出
,

方中远

志
、

获芬何尝不是治痰之药
。

又如
《
麻黄附子细辛汤治

疗房颇井发循环障碍
》
文章

,

然方中既有草劳大 枣 泻

肺汤
,

又有芬桂术甘汤
,

取效并不独为麻黄附子细辛

汤之功
。

中西两法治病各有所长
,

也各有所短
,

但在总结

临床疗效时
,

必须要有求实精神
。

曾有某氏报道
,

一

例 4个月婴儿右领下淋巴结肿大两周
,

西医诊断为淋

巴结炎
,

经肌注青碌素
、

链布索一周
,

外敷 10 % 鱼 石

脂软奋
,

未能奏效
,

请中医诊治
,

用消疲丸合天花粉

若要痰饮退 宜用姜辛味
“

病痰饮者
,

当以温药和之
。 ”

这是仲景治痰饮的基

本原则
。

他把千姜
、

细辛
、

五味子配伍使用
,

体现了

这一大法
。

三药均性温入肺
,

千姜
、

细辛温肺化痰
,

五味子收敛肺气
,

三药联用
,

散中有收
,

收中 有 散
,

彼此协同
,

互相制约
,

体现了
“

温药和之
”

之义
。

小青

龙汤
、

芬甘五味姜辛汤加减方
、

厚朴麻黄汤等方均以

此为主温化痰饮
。

证之临床
,

确实有效
。

外寒内饮
,

饮停于肺
,

小青龙汤是疗 效 确 凿 之

方
。

水停心下
,

水气凌心
,

胸胁支满
,

目眩心悸
,

等

桂术甘汤温阳强心
,

健脾化饮
。

但在某些心脏病寒饮

泛滥之际
,

该方尚难奏效
,

每加千姜
、

细辛
、

五味助

之
,

往往饮邪温化
,

心病可缓
。

脾为生痰之源
,

对某些慢性心肺疾病痰饮内盛之

证
,

六君子 汤可治
,

但须加姜
、

辛
、

味
,

其效始见
。

寒饮在肝
,

其证以呕
、

咳
、

涎三者并见而不气喘
,

此

肝寒犯胃射肺
,

每以吴茱英汤加姜
、

辛
、

味以及半夏

投之
,

常能取效
。

寒饮在肾之咳喘多见于高年患者
,

痰涎极盛
,

舌质反见光红
,

乃下焦寒饮内停
、

虚阳上

浮之假象
,

投真武汤加姜
、

辛
、

味
,

温肾健脾化饮
,

随痰量减少
、

咳喘渐平
,

舌质亦由红转淡
。

另有一类

阳虚痰喘
,

痰饮不及真武汤证之盛
,

但肾阳亏虚
,

解

膝疫冷
,

宜补肾化痰
,

每以阳和汤加姜
、

辛
、

味治之
,

效果良好
。

阴虚水泛为痰之患者
,

临床不乏其例
,

舌红脉细

数为肾阴亏虚
,

咳喘难卧
、

痰涎清稀量多 为 饮 邪 泛

滥
,

投金水六君煎加姜
、

辛
、

味
,

重用熟地滋 养肾阴
,

其疗效甚好
,

但不加则效力大减
。

更有心肺脾阴阳两

虚之痰喘
,

病涉多脏
,

阴阳乖矣
,

寒热混杂
,

虚实互

见
,

症见咳喘咯痰
,

动则尤甚 ; 汗出心悸
,

面唇紫

组 ; 上见 口渴不饮
,

唇舌乏津 ; 中见胃院痞满
,

胃纳

呆滞 , 下见腰膝痰冷
,

小便清长
,

舌质深红少苔
,

脉

象细数而促
,

此上有虚热
,

下见虚寒
,

肺失肃降
,

脾

不运化
,

肾不纳气
,

心肾不交
,

痰饮内盛
,

是某些心

肺疾病发展到晚期的危重阶段
,

急以
《
冯氏锦囊

》
全真

一气汤加姜
、

辛 (原方有五味子 )投之
,

常可使病情缓

解
。

湖南省湘潭市中医院 朱建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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